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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沒有歷史的人」論壇－亡故於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之家屬 

時間︱2019年 11月 1日(週五)09：30-16：5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講堂 

主持人︱汪宏倫 

與談人︱藍適齊、陳柏棕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 

 

汪宏倫：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

的座談會。我們這一場跟上面那一場比起來，是一個比較嚴肅、沈重的議題，

是跟戰爭有關，謝教授為這場所訂的題目叫做：「亡故於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之

家屬」。事實上，我們知道戰爭對於台灣的社會其實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但

是我們對於戰爭的重視或者相關議題的討論，顯得相對稀少。我先前曾經編過

一本書叫做《戰爭與社會》，我想這也是我被邀請來主持這場座談的原因之

一，在書裡面我曾經提出一個命題。一般談到戰爭的時候，都很喜歡引用寫戰

爭論很有名的普魯士的作者叫克勞塞維茲，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戰爭是政

治以及其他手段的延續。」但是我對台灣社會的研究，甚至對東亞、對當代的

研究，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當代的社會其實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

續」。這提供大家一個比較大的思考方向，我們今天在台灣，要怎麼樣去理

解、思考戰爭所遺留下來，不同方面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場主要的焦點就是在，我們正統的戰爭論述或歷史國族論述之外，

經常被遺忘、或者被排除的一群人，也就是那些已經身故，在戰場上犧牲了他

們的性命這些台籍日本兵。他們的歷史或是故事，在我們正統的教育、歷史當

中是被排除在外的。今天邀請到兩位發表人，一位是政大歷史系藍適齊老師，

他先前已經做過很多關於台籍戰犯、台籍日本兵的研究，我自己個人也是受到

非常多的啟發，我先前編的那本《戰爭與社會》也邀請藍適齊教授，來討論台

籍戰犯的一些相關的研究。他今天主要報告的題目是「臺灣的二戰戰歿者與遺

族的記憶 」，我們就先以掌聲歡迎他。 

 

藍適齊：首先要感謝成大還有謝仕淵老師，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研

究的心得或是觀察。我剛剛聽到前一場的發表，談到紅葉少棒還有這些球員在

人生當中，曾經有一段一直被大家記得的歷史，還有一大段被大家忘記、甚至

連他們自己可能都不想去回憶的歷史。這個跟當時的國家體制，剛才吳副校長

也提到的，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群，跟國家體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生命

其實是在國家體制影響之下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包括他們家人的生命，可是接



 

2 

 

下來的國家體制對他們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對待。也因為這樣，我今天想從

台籍日本兵特別是台籍日本兵當中的戰歿者，還有他們的遺族怎樣去追憶他

們。我想從這個角度去回答一個大的問題，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今天為什麼

還要談戰爭，這場戰爭沒有離我們很遠，可是如同汪老師所提到的，我們對這

場戰爭的重視程度，比起東亞其他的國家，身在台灣的人，對二次大戰的認

識、重視還有對他的歷史意義的理解其實非常地有限，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

出發，回應一下謝老師主辦這個論壇的用意之一。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們重新

思考歷史跟人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讀歷史、學歷史，希望從今天的分

享當中可以更認真思考人的價值是什麼。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我想跟大家強調的是，太平洋戰

爭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始有被日本軍政府動員上戰場的。台南州是最早開始被動

員的，大家有聽過安平軍伕的故事就會知道，在 1938年就開始已經有台灣人投

入戰爭。這就會讓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台灣人真正參與世界二次大戰其實主

要是在海外戰場，台灣本島或台灣本土其實真的受到戰爭、戰火的影響，是一

直到空襲，1945年之後比較有大規模的影響。也因為這樣我想先跟大家指出一

個重要的點就是，我們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要先想到，海外的戰

場才是台灣人在二戰真正受到影響的空間。 

 

大家都聽過台籍日本兵，尤其在座比較年輕的學生們，可能也在教科書聽過台

籍日本兵，人數有二十多萬當中，他們去了哪裡？在戰爭當中經歷了什麼？我

們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們做了什麼工作？為什麼上戰場？他們是兵嗎？事實

上，根據日本官方的紀錄，大部分所謂「台籍日本兵」是一個後設的名詞，當

時他們就稱為叫做軍人、軍屬或是軍伕。大部分台灣被動員上戰場的二十多萬

人當中都是軍屬，軍屬被派往海外的戰場，派到太平洋戰爭中戰火最激烈的太

平洋各個島嶼，在這些地方，台灣人的死亡人數最多。紀錄當中三萬多名台灣

人戰歿者，其實大部分都是軍屬，是非戰鬥任務，在軍隊當中扮演各種軍援、

後勤角色的台灣人，這些人就稱為台灣戰歿者主要人數。我們知道有高砂義勇

隊，他們也是軍屬，也有很多擔任翻譯工作或是擔任後勤補給工作，包括我自

己研究的台籍戰犯，他們是在戰後被審判的，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海外喪命

的。 

 

在台灣境內，空襲當中也有好幾千人喪命，這些人還是稱之為台灣人戰歿者，

跟我們現在的社會比較有關係的是，這些人的家人、後代呢？戰爭當中，只有

有一位家人上戰場沒有回來，他的家人都成為遺族，不管是父母還是兄弟、子

女、妻子，當時大部分上戰場的是男性，所以妻子是非常重要的遺族。從人口

比例上來看，台灣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總體人口是六百萬，這當中有三萬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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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估算一下，這有多少人的家人可能受到影響？一個人有多少家人？上上下

下、兄弟姊妹，這個比例在台灣社會來說絕對不少。 

 

可是我們回想一下，在我們過去認識的歷史當中，你有聽過台灣人戰歿者、遺

族這個名詞嗎？如果我們今天想要開始研究這些人的話，有什麼方法、途徑可

以思考這個問題？我今天提出來的是透過記憶跟追悼來思考這個問題。剛剛汪

老師提到的他主編的《戰爭與社會》是非常非常值得一讀的書，當中汪老師就

提出來，我們引介西方社會學界的概念，其實提出「戰爭之框」這個概念。簡

單來說就是，我們在戰爭的認識當中，會記得什麼？會忘記什麼？誰會被「我

們」記得，而這個「我們」其實是由國族決定的「我們」，包括被認為值得追

悼的對象。 

 

在台灣 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的戰爭之框當中，值得被追悼的人是誰？中華民國

來到台灣之後，建立的是以抗戰為主的戰爭之框。什麼叫抗戰？對日抗戰，這

當中台灣人是被抗的對象，所以在戰後國族的戰爭之框，影響到我們今天世世

代代對戰爭的認識，台灣人就不見了，因為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擺不進去這個戰

爭之框。雖然到 1990年代之後主流歷史論述中，慢慢出現台籍日本兵的相關討

論。可是到今天為止，中華民國抗戰的國族之框，仍然影響我們對這場戰爭的

理解以及我們怎樣思考這場戰爭對我們台灣社會帶來的影響。 

 

我想跟大家引介一個哈佛大學的校長叫做 Drew Gilpin Faust，Faust是一個歷史

學的教授，專門研究的是內戰結束之後，美國社會怎麼進行追悼這個過程，他

提出對戰歿者的死亡，其實我們必須要把他放在跟戰爭的生存者這樣的一個關

係下來思考，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戰歿者跟遺族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個重

要？因為每一個社會在經歷過戰亂之後，都需要有一個過程，讓遺族跟自己死

亡的親人能夠重新建立關係。因為大部分上戰場去，怎麼死掉、死在什麼地

方，其實這些資訊都非常欠缺。美國內戰還有台灣曾經經歷過的二戰海外戰

場，大部分戰死者的遺體都沒有回來，也因為這樣，在一個沒有遺體、沒有遺

骨的狀況下，沒有辦法進行喪禮。沒有辦法進行喪禮、埋葬與建造墳墓，也無

法有一個具體對象可以重新來界定生存者跟戰歿者的關係，也就是沒有辦法進

行紀念。 

 

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某一位遺族林女士，他的先生在新幾內亞戰死了。戰爭結

束後，先生的戰友們帶回來一個盒子說，這是你先生的骨灰，結果打開來看是

兩顆石頭，因為戰場上根本沒辦法處理遺體，所以只好用一個替代品來給遺族

作為追念的對象，可是這個對象其實是假的對象，所以對林女士來說，他終生

能夠紀念的只有先生出征前留下的指甲跟頭髮。我想提出一個觀念，借用 Faust

教授所提出的概念，就是對遺族來說，其實因為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狀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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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都有未竟的紀念的渴望。這個紀念的價值在於說他必須要把親人死亡變

成一個事實，然後接受親人死亡的這件事，所以這是一個對任何經歷過戰亂的

社會來說，都非常重要的心理工程，是一個具體卻又抽象的社會工程。對遺族

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想要找到一個物質的證據，把死亡變成可以看得到、摸得

到，或是在情感上可以接受死亡這件事情的根據。我想在座各位如果家裡有人

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你一定可以體會，喪禮、掃墓為什麼重要，因為對我們來

說，這才是一種我們能夠接受親人死亡的一個過程。可是對戰歿者來說，他們

往往沒辦法進行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蠻有趣的是，這個是 Faust教授跟其他學者們，他們觀察美國內戰、一次

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得到的結論是在沒有遺骨葬禮的狀況下，遺族會自

己創造一些可見的符號。有葬禮的話，會有喪服跟服喪的這段時間。如果什麼

都沒有的話，他們就會去想辦法創造一些「有形的紀念物」，或者是他們會進

行一些朝聖的行動、立紀念碑。在台灣的狀況是，戰爭結束之後，中華民國體

制下，對台灣戰歿者，其實是完全不聞問的。國家不做只好自己做，台灣的戰

歿者遺族怎麼樣進行紀念？舉個例子，在一戰結束之後，英國很多士兵的遺體

都沒有回來，而對家人、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一個物質紀念物，是英國政府會頒

給每一位陣亡士兵的紀念章，上面會刻著戰死者的名字，很多遺族就以這個紀

念章當作他們紀念的對象，在家做一個小神殿。這個紀念章上面刻了很多偉大

的理想等等，右邊是戰死士兵的姓名，這個紀念章看起來很像銅板，也因為這

樣被暱稱為叫做「死人的硬幣」。對遺族來說，這樣的紀念物跟出征之前留下

的指甲頭髮不一樣，因為這個紀念物是有名字的，名字是代表具體的這個人曾

經存在過的證據，這個證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確保他們死去的親人會持續被記

得。 

 

可是在台灣的狀況，沒有這種東西，台灣的遺族用什麼？給大家看一個照片，

這個是我的一位研究生他在某一位遺族家裏拍到的照片，這是祖宗牌位，台灣

家庭很普遍會看到的。牌位下面，在香爐跟祖宗牌位中間，多了一塊白色的一

個框起來的紙，上面寫「海軍某某人，在昭和幾年幾年當神社本殿⋯⋯」昭和

五十二年，靖國神社發給台灣人遺族的一個合祀通知書，是 1977年所發，這時

才告訴台灣遺族說，我們 1960年已經把你的親人跟我們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

談這個的意義是什麼，靖國神社在媒體上的討論你會聽到有爭議的故事，可是

很多台灣遺族都把合祀通知書當作祖宗牌位一起來祭拜，因為這是少數，甚至

唯一他們可以看得到有自己死去家人的姓名的，一個物質性證據，就像英國紀

念章一樣的意義。 

 

再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朝聖，到戰場上去朝聖，因為想要看到自己親人死在什

麼地方，一戰中很多這種例子，英國人去法國等等，朝聖的意義是讓死亡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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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能夠變得可以看得到。那台灣人遺族到海外去嗎？事實上台灣人遺族連自己

親人死在哪裡不知道，所以他們去靖國神社朝聖。注意那個時間點，1979年，

戰爭已經結束三十五年了，台灣人遺族才組織第一次去靖國神社朝聖的團體，

為什麼？因為在 1977年之前，靖國神社對台灣遺族來說其實本來完全沒有意

義，一直到他們接到這一張物質性的證據，他們才認為自己的親人戰歿者跟靖

國神社有一個連結，所以他們才會把靖國神社當成一個朝聖的對象。這個跟國

族認同沒有關係，純粹就是為了追悼的需要才尋找的地方。 

 

紀念的意義對遺族來說，就是跟遺忘的對抗，他不希望自己的親人戰歿者被忘

記，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他不希望自己的親人變成沒有歷史的人。但是

國家不做，那自己做。大家可以去翻閱一本書《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作者蔡

政良先生現在目前是台東大學的教授。他的祖父參加過高砂義勇隊，曾經到新

幾內亞去參與戰爭，他祖父沒有戰死，可是許多戰友都戰死。所以他在 2013年

的時候，去新幾內亞進行一個為祖父戰友們慰靈招撫的工作，他把這稱之為

「高砂的翅膀」，他在這裏立一個木雕的紀念碑，希望這些戰死的原住民靈魂

能夠透過這個儀式歸土還鄉。他們回來之後，從戰場上帶回一些泥土跟石頭回

來，就擺在部落裡面。沒想到幾天之後，就有一位部落當中的 vuvu，vuvu是祖

母的意思，帶著一張穿著軍服的少女的照片，來到這個泥土石頭前面開始大

哭。（按：vuvu說：「哥哥，當年你出發去打仗的時候，我跟媽媽一起去送

行，你出發前跟我說，等我回來，我會幫你買筆記本和鉛筆。可是，我已經等

了你 70年了…」）vuvu的哥哥在 1943年參加高砂義勇隊，到新幾內亞去，再

也沒有回來，對這一位遺族來說，經歷了七十多年，要一直到有戰場上回來的

石頭跟泥土，能夠有物質性的證據接觸到、看到，他才得到一個跟自己死去的

親人之間能夠重新界定關係的機會。今天就幾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在台灣歷

史上出現過我也認為我們還應該要記得，不只是死去的人，還有他們的遺族，

謝謝大家。 

 

汪宏倫：非常感謝藍適齊教授非常精彩的分享，他的材料還蠻多的，但可能因

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很完整跟大家做一些陳述，Q&A的時候大家可以多提一

些問題，讓他有更多時間跟空間可以去發揮他準備的材料。接下來第二位的發

表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他是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的館員，陳柏棕

先生，他要發表的題目是「臺灣二戰遺族與戰歿者紀念場域—以新竹北埔濟化

宮為例」，我們就歡迎他。 

 

陳柏棕：大家好，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臺灣二戰遺族與戰歿者紀念場域—

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進行這個調查研究的時候，汪老師跟藍老師的研究

讓我受益非常多。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討論濟化宮如何成為一部分遺族的

追悼場域，如何和遺族產生關係，我會舉出幾個具體家族遺族的案例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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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要先舉一個林金隆遺族的案例，來說明一個遺族家族在戰後的處境。

林金隆他是台中人，公學校畢業後他就到獅王圖案去繪製各種廣告招牌，1942

年 6月的時候他就去應募英米俘虜監視員 ，8月的時候他被派去菲律賓中部俘

虜收容所。這張照片是林金隆他 1938年 9月的時候拍攝的照片，聽他妹妹說林

金隆字寫得非常好、很會畫人物像，這面招牌有一些可能就就是林金隆的工作

成果。在戰後他被指控 1944年的時候殺害了一個陸軍軍官的俘虜，1946年 7

月就被處死，當時只有 22歲。他只有頭髮跟指甲被戰友帶回來給他家人，告知

林金隆死亡的消息，不過林金隆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林金隆的弟弟林德隆他其實也在戰爭中死亡了，在 1945年 6月就在海南島戰死

了，因為兩個小孩都在戰爭死去，他們家又在戰後公地放領的政策而失去田

產，這雙重打擊影響非常大。他的媽媽更是受不了兩個小孩都這樣戰死了，無

法承受喪子之痛很快地就亡故了。林爸爸為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又去續絃，在五

十歲好不容易又生下一個小孩。這張是我覺得蠻難得的是，林金隆的弟弟林德

隆他戰死的時候，官方為他舉辦的一些祭儀，是很少見的台灣戰歿者追悼的場

面跟紀錄圖像。林金隆因為執行任務、射殺逃亡的戰俘而被判死，戰爭審判中

日本的軍官有沒有卸責的問題？這個判決對林金隆真的公平嗎？這場戰爭讓林

家家破人亡，家庭也因此重整，對於戰歿者而言，他們家屬不太願意提起這件

事，這是戰爭造成家庭破碎的案例。 

 

在日本，二戰遺族很快就進行集結了。他們 1946年 6月就開始進行組織，到

1953年 3月，甚至還成立了日本的遺族會，這個遺族會就是推動很多援助遺族

的相關立法，也重視紀念戰死者親屬的聲音，像是促成政府舉辦「全國戰歿者

追悼式」 這些活動等等。反觀台灣的遺族，因為政治體制的問題，沒辦法出現

像日本遺族會這樣強而有力的組織，民間無法團結力量來爭取相關權利，像剛

才藍老師所說的，台籍的戰死者也不夠具備接受中華民國表彰的資格，所以遺

族他們並沒有一個公開追悼他們先人的場域，沒有紀念的契機。當這些戰死者

他的父母、他的手足、子女凋零之後，他們擁有、甚至是付出生命的特殊時代

經驗，可能就被後人淡忘掉。 

 

那濟化宮其實就是一個戰歿者的紀念場域。濟化宮很特別，發源於在一個礦場

裡面，原本是工寮裡面一個小神壇，後來在礦主的支持之下，在 1961年的時候

他正式建廟，之後越來越擴大規模，可以容納十萬座靈位寶塔。這座寶塔就是

未來他們安放台籍日本兵靈位的空間，其實濟化宮還透過很多公益活動來提升

知名度，接下來他就籌劃了一個跨國的行動，在 1979年向日本交涉，準備將合

祀在日本靖國神社的那些亡靈，把祂迎回來台灣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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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化宮之所以會想到這個點有幾個來源，第一個就是他們的標準說法，廟內神

佛指示要把台灣的亡靈從日本解救回來台灣奉祀，這是他們對外最常見的說

法。另外一個就是礦主，神壇的負責人，當時有很多礦工跟他說，很多二戰的

家人去打仗之後就沒有回來的。他們之後還要去靖國神社去參拜，很不方便，

也要花很多的旅費，這也是濟化宮他們到靖國神社去迎靈的發端。另外還有一

說是，其實那個董事長參加過討債團的活動，他去過靖國神社參拜，並經由這

個參拜經驗，就發現其實日本兵有被奉祀在靖國神社裡面，於是他要把這些亡

靈迎回來濟化宮來做參拜。 

 

因為有這層的關係，有跟討債團的交流，他們就透過討債團來跟靖國會取得聯

繫。靖國會是什麼？靖國會其實是一個捍衛靖國神社還有維護國體的一個民間

團體，他不是靖國神社編制內的體制。經過一些護法之後，就由濟化宮組成迎

靈參拜團，還搭專機去靖國神社招魂，宣稱要把三萬名的日本兵都迎回來台

灣。他們在這個協商過程中還做了些前置作業，這個是他們要去招靈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軍靈總牌位。他們還特別做了三萬座的靈位牌，動員北埔國小的老

師、廟方人員一起來寫，用黑色油性筆在塑膠製成的牌位上面寫故某某某的靈

璽。迎靈回來之後，軍靈總牌位就放在寶塔的四樓，其他三萬多座的靈位牌都

放在三樓，裡面就用混凝土做的棚架，按照日治時期的五州三廳行政區劃，分

成三十排，每一排有十一段來安放這些靈位牌。1982年 10月 25日的時候，對

外正式宣告說他們把台籍日本兵都迎回來安奉了。迎靈回臺之後有大批的遺族

都來弔念他們的親人，還有查閱名簿。濟化宮宣稱靖國神社有給他們「祭神

簿」，所以不少遺族在參拜的過程中就踴躍地捐款，在當年的寺廟收益調查

中，他們的收益是全國名列前茅，是博德美名之外很實質上的效應。 

 

這時候在濟化宮迎靈的過程當中，台灣民間的求償運動也正在進行，有非常多

的討債團，就想要跟日本討這些存款，軍事、郵便儲金這一類的。當時他們濟

化宮就被規模最大的討債團指控他們說，他們宣稱拿回來的祭神簿其實是從討

債團抄來的，靖國神社也出面來表示說濟化宮確實有跟他們提出要求祭神簿還

有要分靈這件事，不過靖國神社並沒有分靈的前例，也沒有實際的靈位牌，祭

祀方式是合祀，信仰體系並沒有存在著分靈概念，所以他們拒絕濟化宮的請

求。面對這樣的聲明，濟化宮他們就開始改口，就說他們其實是透過靖國會來

迎靈，名冊也是由他們提供的，這樣前後不一的說法開始引來社會上的一些批

評，也開始質疑他們背後的動機。濟化宮也在董事長驟逝後爆發出財務危機，

因為 1970年他們為了迎靈活動就動用了很多資源，留下了很龐大的債務，還沒

辦法償還就被法院接管，一直到 1996年才還清了這些債務。 

 

不過 1980年初這些行動雖然招來質疑跟批評，可是經歷了 80年代末期，也就

是台灣遺族開始對日本政府進行求償，申請弔慰金的時候，濟化宮協助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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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族取得他們親屬的資料，所以重新再獲得好評，雖然有過這些瑕疵的做

法、說法，不過好像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此後濟化宮更成為一個紀念的場

域，有些遺族開始定期來參與他們的祭典，濟化宮成為他們祭祀還有悼念親人

的固定地點，只要遺族前來參拜，他們報上親屬的名字，廟方就可以從名冊裡

面找到他們安奉的位子，然後再從寶塔裡面去找到他們親屬的靈位牌，像張金

章跟陳世鐘遺族就是在這裡找到他們親人的下落。 

 

這是張金章遺族的案例，張金章他是臺南人，他是住在關子嶺那邊。他十六歲

父親就往生了。從學校畢業之後，他就進到台灣製糖會去工作，後來在社長的

鼓勵之下去應募補充軍。張金章受訓非常優秀，所以他就被軍方選派到日本去

培訓，不過他的船被擊沉了，張金章就連同 211名台灣水兵不幸喪生。當時候

他在軍隊留下的頭髮跟指甲送回張家，但因為沒有遺骨，所以家人就為他設置

了衣冠塚，然後用頭髮跟指甲取代遺骨。遺族他們擔心像張金章這種沒有結婚

就亡死的人會在陰間受苦，所以就由張金章的弟弟過繼子嗣來傳承香火。遺族

張金章的母親因為他的死亡，打擊非常大，終其一生沒有釋懷過這件事，所以

這輩子不斷地對張金章的弟妹跟他的孫子兒孫講述他的過往，也傳承這名早逝

家族成員曾經存在過的記憶。遺族他們完全沒有聽說過濟化宮去靖國神社移靈

這件事，所以也就不知道說那裡有供奉張金章的牌位。今年三月，張金章的遺

族到了濟化宮，一樣向廟方提供了相關資訊之後，很快就在名冊找到他的資料

還有靈位牌，隨後他們就進行了參拜。遺族表示說，他們對濟化宮長年以來無

償安奉他的靈位牌感到非常感謝，他也很快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的家族成員，

所以今年十月之後，他們又一起到濟化宮去參加祭典。 

 

那另外一個是陳世鐘遺族，他是另外一個在濟化宮完成尋親的例子。陳世鐘是

大溪人，他沒有完成公學校的學業，就在家裡協助農務，他跟他的大哥一直處

不好，讓他爸爸很為難，所以他就三次到海外去志願。他去哪裡從軍遺族其實

不是那麼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他最後一次從軍的時候，他已經結婚了，還有

兩個小女兒，不過這次他出征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從祭神簿的資料裡面是知

道說，他在 1945年 1月 1號的時候在菲律賓馬尼拉戰死，家人有遺留他的舊衣

服，那時候舊衣服的領口有上海和豐內衣公司的標籤，或許有到過上海經驗。

後來我們在台灣農業義勇團誌發現陳世鐘的資料，他曾到上海的軍農場去協助

生產。陳世鐘死後，他的遺孀李甘失去了經濟資助，他和他兩個小女兒就委身

在大家族裡面生活，因為其實陳家還蠻大的。據他女兒陳冬表示說，因為沒有

死亡細節跟遺骨，所以他的媽媽認為他爸一定會再回來，李甘不再改嫁了，他

一直到 2015年的時候以九十九歲高齡死亡，守寡非常久。也因為他沒有男嗣，

由他大哥的第三個兒子來過嗣為他的子嗣，傳承他的香火，以繼承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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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鐘的死亡變成他們家裡的禁忌，他們家人不會公開談論他這個人，陳世鐘

他的次女陳冬出生三個月後，爸爸就到戰地然後從此沒有再回來，他只能透過

其他家族成員口中去了解他的父親。他甚至透過靈媒卜卦的這些民間信仰，來

取得他爸爸的消息，跟爸爸產生連結。她出嫁之後也沒辦法祭祀他父親，因為

忙於家庭瑣事，也不知道濟化宮有做過迎靈這件事。當她知道濟化宮有奉祀他

爸爸牌位，很快就到濟化宮去參拜了，也一樣跟張金章家族肯定濟化宮的做

法。她在參拜的時候也說只要身體健康，這裡舉辦的法會她都一定會到。 

 

最後做一個簡單結論，遺族面對親人的喪失，普遍需要一個心靈補償的需求，

濟化宮對於遺族的一個重要意義是，提供很具體的撫慰管道。濟化宮除了有軍

魂的總牌位之外，還有三萬餘名台籍日本兵靈位牌，把靖國神社的祭神的合祀

制轉化成我們台灣人信仰的方式，其實也提供了遺族一個公開憑悼他們親人的

空間、可以追悼的場域。內容包含了空間本身，他在空間就是濟化宮，還有供

奉亡靈的寶塔，物件就是可以查閱他們親屬的名簿就是祭神簿還有靈位牌。從

張金章還有陳世鐘遺族尋親的例子可以知道，他們就是在這裡和戰場上死去的

親人建立起新的連結，然後也滿足他們一部分的心理需求。以上是我今天的報

告，謝謝。 

 

汪宏倫：非常感謝我們兩位發表人非常精彩的報告，接下來我想我們就開放給

大家來提問，但在進入提問討論之前，我想我先簡單說一下，我在聽完兩位發

表人的報告之後我自己一些心得跟感想。 

 

回到今天這個主題：沒有歷史的人，從台籍日本兵或者戰歿者跟遺族這件事情

上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看到，所謂大寫的歷史跟小寫的歷史兩者之間張力跟

衝突。大寫的歷史指的是，以國族為單位或框架去寫的這個歷史，這個歷史是

非常光榮的敘事。即使不是光榮敘事，是恥辱悲傷的敘事，他還是得讓國族的

地位提升，要帶有一些歷史敘事的意義。這個小寫的歷史是個人、家族的歷

史，這些歷史可能我們並無法完全符合到國族歷史當中。在前一場紅葉少棒的

這個故事裡面，我們所看到的是紅葉作為台灣人的共同記憶沒有被遺忘，只是

他不斷被收編到宏偉的台灣國族敘事，或者是當年的中華民族那個。但我們真

正去看這些家族跟個人，他們每一個人另外一面的歷史無法貼合到宏偉的歷史

裡面去，在這個意義下，這是「沒有歷史的人」。 

 

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台籍日本兵的這些人或者這些戰歿者，他們本來要去被當

成像烈士來表揚，因為他們是為了國族、天皇，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到最

後他們什麼都不是。跟前面那個紅葉少棒故事相比，他們甚至連國族的敘事都

沒辦法被收編進去，不但被先前的祖國所遺忘拋棄，也不被新的祖國所接受。

各位如果稍微對台籍日本兵的故事稍微有關注的話，在陳柏棕先生的報告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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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討債團，指的是日本政府在戰後對原日本兵是有些補償的，可是對於台

灣、朝鮮這些前殖民地來的，因為不是日本國民了，所以不補償。這很明顯可

以看出來，無論是生存者或是戰歿者，都是被先前的祖國所拋棄，被新的祖國

排斥。這個處境當中我們真的可以看出，台灣作為一個集體在整個東亞的近現

代史中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簡單地把這個大的一個背景跟大家做個提要，接

下來的時間就請大家對兩位發表人來進行提問。 

 

藍適齊：想問一下在座各位，有沒有人家裡有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有曾經聽過

自己的家人去過南洋，有回來嗎？ 

 

觀眾：有。 

 

藍適齊：我這樣問是因為個人研究興趣，大概從十年前在研究台籍日本兵的歷

史記憶，我就發現每次有台灣的聽眾在場的機會大概都沒有相關故事。用這個

來跟大家說明，這其實是台灣社會當中應該非常重要的議題，可是過去一直被

忽略。 

 

汪宏倫：在場的聽眾同學朋友們，有沒有針對剛剛兩位的報告要提出問題的？ 

 

謝仕淵：其實這個問題就剛剛適齊所說的還蠻普遍的，因為數量真的也不少，

隔了七十年，你今天舉的這兩個例子是怎麼找到？是你帶他們去做這件事？然

後你怎麼跟他們溝通？就你所知，訪問這麼多台籍日本兵，倘若我們今天要做

這件事情，譬如說，不直接跟濟化宮合作，有什麼有效的途徑可以讓這件事情

開展？ 

 

陳柏棕：兩個例子一個跟我有密切關係，一個其實是我姑婆，就是那個陳世鐘

遺族，所以我去找他蠻多次的，不斷挖他的傷疤，不過我姑婆確實非常想念他

的父親，所以他跟我講非常多他的故事。另外那個張金章他也是個偶然，就是

我前陣子有寫一本談護國丸的書，後來我就接到一通電話，就是張金章的遺族

他看到這本書之後想要來跟我聯繫，也是一個蠻偶然的巧合。我那時正在濟化

宮調查，也去了蠻多次的，就有跟他們提到這個消息，他們都非常有意願去，

甚至跟他講的隔天就來問我，有沒有空可以帶他們去。所以他們其實是很想要

跟他的家屬見面，就是去看他的靈位牌，看了之後情緒也是蠻激動的，就是彷

彿他爸爸、伯父就在這裡，對他們來講，其實影響、衝擊蠻大的。 

 

下一個問題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一些，就是我們怎麼去發現這些遺族。遺族真的

非常多，三萬多戰歿者，有這麼多的家庭，台灣應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只是

說怎麼去突破，真的很難。我目前想到一個方式，去蹲點，但那要花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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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要有人類學家的一些做法，其實濟化宮他們是有資料的，他們有針對遺族

做遺族的名冊，要怎麼樣跟濟化宮去取得？我剛才有報告他們經歷了一些尷尬

的過去，所以現在非常低調，不太願意去講過往這件事，所以要怎麼去談這些

學術研究的事情，可能還要再努力看看，這些是目前的想法謝謝。 

 

汪宏倫：在場的朋友們還有沒有想要提出問題的，或者是剛剛家裡有台籍日本

兵的親人或者家屬的，針對剛才的報告，有沒有什麼疑問？ 

 

觀眾：我第一次聽到濟化宮，真的是非常驚奇。我稍微講一下，我所知道自己

家裡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是我外公的六弟，他有回來，我所知道的是他有兩次

都是無疾而終的婚姻，第一次出征前家裡安排的婚姻，回來之後也許因為個人

記憶或怎樣就無法維持，他又娶了另外一位女性，是一位天主教教徒，可是這

個婚姻也沒有維持下去，婚姻的過程中他就生了兩個孩子，一個姊姊跟一個弟

弟，離婚之後就各帶一個走，媽媽帶女兒走，弟弟留在我家族裡面，他是跟我

媽媽們同輩一起長大，算是我的表舅。 

 

後來，也是非常神奇的故事，有一天他分散很多年的姊姊突然回來找到他，他

的姊姊設法從鄉公所找到他。因為他媽媽每天祈禱還會講他弟弟的名字，所以

他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所謂我叫六叔公非常片段的人生，他回來之後，人

生經歷裡面，其實有這樣破碎的片段，他在外面經歷過什麼，是沒有生命、沒

有歷史的這樣。 

 

汪宏倫：還有沒有朋友針對剛剛的兩個報告有進一步的問題？因為這場的題目

比較沈重，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我再一次拋磚引玉，提出兩個小的觀察。

其實兩位發表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叫做靖國神社，它是充滿政治爭議的地

方，甚至有點污名化的地方。無論在日本、中國、台灣，靖國神社被認為是一

個日本軍國主義、右翼團體的聚集所在地，我自己因為研究的關係，也是做到

跟東亞的戰爭記憶相關的研究，靖國神社我去了很多次，特別是 8月 15日他們

的終戰紀念日。你會看到 8月 15日那些靖國神社的參拜者絡繹不絕，外面很多

團體真的是日本的右翼團體。但另外一方面，那些絡繹不絕去參拜靖國神社

的，真的不是什麼右翼團體，是家裡的遺族在裡面，反而是從外界用那種國族

框架去看他們的人認為他們是右翼團體去參拜，可是這裡面很多人很低調的，

他們也就是戰歿族的遺族。 

 

今天台灣也有很多人，要求分祀也好、分靈，或者是剛剛藍適齊教授說的去朝

聖，因為這是他唯一跟親人聯繫建立的地方，台灣內部可能就說這是日本皇

民，有時候太過用一個大的國族框架去壓在這些人上面。可是對他們來講，可

能就是單純地，針對家族或者是我的親人，找一個可以紀念、憑弔他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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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此而已，反而是我們的社會常常用大的框架或用特定的角度去看待這件

事。那從這裡我要延伸的是說，其實剛剛在藍適齊教授的報告裡面談到跟國外

的一些對照，比如說跟英國他們的一戰的遺族，也許可以再做參照的地方是，

比如說德國的納粹的軍隊、納粹的士兵的後代，現在你一提到納粹，就是非常

嚴重的反人道的一個罪行。這些人從現在來看是錯誤的，但是我們該怎麼樣去

紀念他們，這些人就應該被歷史消除、被遺忘嗎？這其實很微妙地牽涉到，可

能也跟剛剛的紅葉有關係，在歷史上好像都有一個瞬間這些人做了不太對的事

情，他們歷史就不能被提，像剛剛陳柏棕的報告也有提到，即使是家屬都覺得

好像講不太出口，像這樣的歷史我們怎麼樣去紀錄怎麼樣還原，像這樣的人該

怎麼樣被紀念？ 

 

另外一個是針對陳柏棕先生的報告，因為剛剛提到新竹的這個濟化宮。濟化

宮，我不曉得它宗教的背景是怎麼樣，因為其實在日本的靖國神社很明顯有一

個神道的傳統在那個地方，他們會宣稱人死後其實是沒有善惡，或者是說你生

前所做過的一切錯事壞事都已經被放下了，人死後到一個神的國度裡面已經沒

有善惡之分，所以他們不認爲我去紀念一個日本士兵是否有大的罪過或者是錯

誤。宗教或者教義在台灣的遺族紀念裡面扮演什麼角色？簡單地先提到這邊，

是不是請兩位能夠簡短回應一下。 

 

藍適齊：其實我自己的研究經驗遇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也許不是直接回答汪

老師的問題，我之前在做台籍戰犯研究出了幾篇論文之後，突然有一天接到一

個 email，他告訴我他是某位台籍戰犯的家屬。當然一開始還非常客氣，最後的

問題其實是完全反過來，他說有沒有辦法申請把他自己家人台籍戰犯的資料不

公開。我覺得跟你剛才提到的納粹狀況非常像，他們在後來歷史建構的論述當

中，被看成「歷史的罪人」，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有關係。「歷史的罪

人」就應該成為沒有歷史的人嗎？你剛剛提到一個宗教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相

關，就是我們怎麼紀念他們？作為一個社會、人類，或者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怎

麼去研究、紀念，怎麼樣去探討曾經被作為罪人的人？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實

是我們透過他們的故事、經歷，讓我們看到歷史如何影響個人的生命，他沒有

對錯，台籍戰犯的經歷是非常特別的經歷，因為他們是少數台灣人在國際法庭

上面被追訴責任的一群人，而他們之所以被追訴，背後牽扯到不同帝國之間競

爭的力量，還有帝國瓦解之後想辦法要去挽救自己國際地位的種種戰後的變

遷，聚焦在這一個人身上。 

 

我後來跟他解釋說，他的家人的歷史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在座可能有些

人會想：我又不是遺族我幹嘛關心這問題？戰爭七十幾年過去了，我幹嘛關心

這個問題？可是我的出發點是從歷史當中，可以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當代正在

建立的台灣、東亞、世界的環境，也因為這樣，最後還是認為這些人的歷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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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得研究。他對我答案非常失望，因為他從我這邊得知原來台籍戰犯的資料

在好幾個不同的檔案館，都是完全公開的資料。他非常害怕，不想讓別人看到

自己親人被認為是罪人的歷史，這是一個個人和解跟社會和解必經的過程，我

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陳柏棕：關於濟化宮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宗教背景，它是在拜關聖帝君的一間

廟，之所以會有這個動機，就我的側面了解，是為了想要帶來更多知名度，藉

由這個行動然後來落實完成。這對於遺族而言這還蠻重要的，因為台灣民間信

仰是，人死後沒多久就會合爐，合爐之後沒有獨立的牌位，這些彼此沒有一個

獨立的牌位可以來紀念他們，濟化宮這邊就有一個很現成、有具名的靈位牌，

對遺族而言，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所在。至於怎麼看待他們家屬，我覺得不

會有一個善惡的存在，就是一個家人所在的地方。我可以再補充一個例子，像

剛剛提到林金隆的例子，他也是戰犯，唯一一個在菲律賓處死的台灣人。他妹

妹就說，其實他妹妹也從他先生，也是他哥哥的戰友，就有側面瞭解，他有一

套自己的解釋跟理解他哥哥這個行為的背後的想法，他覺得他哥哥是代替別人

而死，因為其實逃亡的軍官不在他的管轄範圍，可是他就要逃跑了，如果不去

阻止他的話一定會有人遭殃。所以他哥哥就對那個軍官開槍，後來的結果就是

他哥哥必須要去承擔這件事情，所以他哥哥是為人而死。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後來他們家重組變調就不再願意去談這個事情，可能是他的戰友的女兒帶我跟

另一位老師一起去訪問，老太太才願意再說一些事，還有就是把這些資料展

示。可以看到林金隆的照片很難得，了解一些他的過往，不然這件事情其實就

會塵封然後不再出現，林金隆也慢慢被遺忘掉，這是我一點點補充。 

 

汪宏倫：這場可能稍微沈重一點，我希望我們從這個台籍的，無論是日本兵戰

歿者、遺族的這些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處境的特殊，從這裡面看到很多悲

劇性跟荒謬，但是我希望可以從這些人身上能夠去提煉出或找出來有一些更為

正面的力量或想法，比如說，讓我們理解到和平的重要、讓我們理解到和解的

重要，如果讓我們從這些人的悲劇性的過往，或者是從這些處境的荒謬性，從

這邊為我們未來有更正面、更光明的想法的話，我們等一下吃午飯可能會比較

快樂一點。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參與，也感謝兩位發表人非常精彩的報告。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